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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有妖精吗？ 

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 

可对于整天在坟场做看管工作的李伯来讲，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 

“年青人，你们要知道，我天天要管理、清扫的一座座坟墓，夜夜还 

要陪它们一齐过夜，如果我不信邪，那可太危险了。” 

每当有人看见李伯的房子里贴满各式各样的纸符、挂满一些奇离古怪 

照妖镜、铜钱串时，问李伯这是怎么回事时？李伯总是这样回答。 

李伯的房子，可真吓人，门上贴满四张镇邪驱鬼符，厅内挂着钟馗捉 

鬼的画像，墙上还挂着关二爷雕像的神台，甚至连厕所里的马桶，都贴着 

驱鬼纸符。 

是不是太夸张了。 

所以，从来没人愿和李伯住在一起，李伯独自一人，在这坟场里房子 

内已住了十多年了，看管里面三千多座坟墓，陪伴他的，只有一头又肥又 

懒的大白猫，这肥猫，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虽然李伯看管这座坟场已有这么多年了，不过，他倒从来没见过鬼， 

不过，每年一到阴历七月十五这个鬼节时，他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 

自己站在一个类似小镇的某座房子顶上，在房子下面，有一些奇怪的人影 

在走来走去，但它们形象都十分朦胧，好象一团雾一样，李伯无法看清它 

们的模样，有时，他在梦中还会看见一些人影停下来，用一种若有若无， 

十分飘忽的声音对他说。 

“谢谢你，李伯，昨天帮我扫清了门前一堆猫屡。” 

“谢谢你，李伯，昨天烧了一百万阴司冥钱给我。” 

“谢谢你，李伯，前一段时间烧了一个美女纸人给我做老婆。” 

还有很多这样类似讲话……，总而言之，都是多谢李伯为他们干好事 

之类的话。原来，李伯是一个非常负责的坟场看管员，每天早上，他都会 

替坟场每一座坟墓打扫，把一些坟前杂草除去，扫干净坟前的坟圾，还会 

定期替一些弄脏的墓碑清洁，而且每到清明节、盂兰节、重阳节，他都会 

替一些没人拜祭的孤坟烧些纸钱，纸人，送些东西到阴间给这些无主孤魂 

。 

所以，他认为每到农历七月十五之夜做的这些怪梦，是坟场里的鬼魂 

托梦来感谢，这不由使他更信鬼神。 

今年的阴历七月十五又到了，这天上午，李伯又象往常一样，打扫好 

坟场，下午烧一些纸钱给无主孤坟，不过，在黄昏时，出外买菜归来的李 

伯发现，在坟场西边尽头紧靠山边一棵古老的大树上，不知从什么地方， 

飞来了一大群乌鸦，足有百余只多，它们密密麻麻地遍布在树冠上，一动 

不动地屹立着在树枝上，恶狠狠地盯着坟场。 

不知为什么，当李伯看到这群飞来的乌鸦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 

怖，他有一种奇怪的直觉，这群乌鸦可不是一般的乌鸦。 

到了晚上，不知何，整座坟场下起了一场大暴雨，刹时间，雷电闪耀 

黑沉沉的夜晚天空，把整座坟场照得时亮时黑。李伯在房子里，通过窗口 

，望着沐浴在“哗啦啦”大雨下阴森森的坟场，觉得坟场气氛变得很怪很 

怪，很不对头，他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他感觉到，可能有一场灾难要 

发生了。 

当天晚上，李伯又如往常在晚上十点左右睡着了，可奇怪的是，今次 

阴历七月十五晚上，他并没有再象以前一样发那些鬼魂影子来感谢他的梦 

，而是不断奇怪的半夜醒来。 

大约凌晨两点左右，李伯突然又醒过来，由于他身体一向不错，自中 

年以来，他已很少失眠，他觉得有些奇怪。 

“哗啦啦”窗外，雨仍下着，但从雨声中听得出，雨似乎没有上半夜 

那么大。屋内，一切都在黑暗中，在窗外闪电电光下忽明忽暗，李伯又闭 

上双眼，想重入睡。 

就在这时，突然“笃、笃、笃”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不知为何，这 

敲门声又尖又大，在雨声中仍显得十分刺耳。 

这几下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当场吓得李伯整个人从床上跳起来，心脏“ 

砰、砰”猛跳。 

“半夜来敲门，该不是那个混儿子来找我吧。”李伯只得起床来到大 

门前，一拉开锁，“呼”一声把门打开，向外一看，天啊，奇怪门外除了 

“哗啦啦”的大雨及溅起无数朵水花的空地面上，什么也没看到，连一个 

人影也见不到。 

“谁敲门。”李伯大声地对着门外下着大雨的空地大声发问，回答他 

的是一片阴沉沉的雨声。 

李伯只得怀着奇怪害怕的心情又关门睡觉了，刚一入睡，“笃、笃、 

笃”一阵刺耳的敲门声又把他从入睡中打醒过来，在雨声的衬托下显得十 

分吓人。 

李伯连忙戴上一条由泰国旅游带回来，经高僧开过光的四面佛颈链。 

然后再去开门。 

“砰”他再打开门时，奇怪，门外仍然什么也没有，一个人影也见不 

到，突然，他发觉在门西边一片草丛中，在一道闪电电光下，他看见有一 

只黑色的乌鸦在大雨沐浴中一动不动的站在草丛里，恶狠狠地盯着他。 

“呼”一阵阴风连同雨向李伯脸上吹来，吓得李伯不由自主关上大门 

，跳回床上，蒙头而睡…… 

知不觉，李伯又在这阴历七月十五的深夜中再度进入梦乡了，不过， 

这次不是以前发的那个站在屋顶上，有许多人影来感谢他的怪梦了，而是 

一场非常可怕的恶梦。 

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先是几个模糊不清往事片断的梦，然后，可怕 

的凶梦来了，李伯发现自己不知为何，一个人坐在房子里莫名其妙地用剪 

刀在剪纸人，突然，耳边隐隐约约响起了一阵若有若无的哭声，似乎是三 

、四个女人男人的哭泣声，十分凄凉阴森。 

李伯抬头顺声向外一看，只见窗外升起了一团厚厚的白烟，哭声就是 

从那里传出来的，这阵尖尖哭声听上去好象有回音一样，仿佛是来自己地 

狱的惨号，令人不寒而栗。 

同时，房子大门自动打开，露出了外面黑暗的夜空，李伯象着了魔一 

样，不由自主整个人走出门外。 

他走到外面定神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他发现四周空中竟然飘下着一 

场雪花雨，而周围地面、坟场、大树、墓地上都铺满了一层白色的冰霜， 

仿如北方冬雪一样。而那些大树树身全被雪白的冰霜点缀成琼枝玉晶，在 

黑暗夜空闪烁出奇异的光芒，放眼远望，整座坟场仿佛铺上了一层白色银 

装似的。而四周黑暗空中，也弥漫着一团淡淡的妖异白雾。 

“救—救—我—们。”一阵阵凄凉的惨哭泣声在李伯身后响起，李伯 

转身一看，不看犹自可，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天啊，他的房子竟变成了一 

座巨大的银白色大树，不知为何，树的形象十分模糊，根本看不清其真实 

轮廓，大树四周弥漫着一团浓浓的白烟，在白烟雾中，隐隐可见树下有三 

个一动不动，全身雪白象石头一样的人像，这三个人像正望着李伯，那阵 

阴森的呼唤声正是来自他们。 

一阵阴风吹来，李伯不由打了个突，他强忍心中的恐惧，穿过白雾， 

来到这三个雪白的人像前。 

他定神一看，这三个一动不动的雪人像好似石膏像一样，全身雪白仿 

如石头一样。从这三个石像的脸孔上他一下子便认出，这三个人是坟场西 

边尽头处三座无主孤坟的死者，因为李伯在清洁坟墓时多次见过这三座孤 

坟死者在墓碑上照片。其中一个是死于车祸，断了双手，果然有一个白石 

像是缺了双手。 

“李伯，救救我们。”这三个雪白的石膏人像发出了阴森森的声音， 

它们的脸孔上表情一动也不动，仿佛被冰雪冻结了一样。 

“你们、、你们是不是、、西边三座孤坟的、、死者鬼魂？” 

“正是，李伯，救救我们，如果你不救我们，将会有一场大灾难降临 

。” 

三个冰雪石像讲。 

“大灾难，这是怎么回事？” 

“李伯，你现在所看到的四周冰雪景色，是我们灵界空间在你们坟场 

相同地点上不同映像，在阳间空间里，是你看守的坟场，但在灵界空间里 

，是一座灵人小镇，是坟场里所有亡灵聚居的小镇，我们亡灵都在这阴间 

小镇上安息，过着平静的生活，等待每年轮回使者的到来，轮回使者每年 

只来一次，每次只带五个灵魂去转世投胎，可是，今年的盂兰节，轮回使 

者却没有来，却来了一群邪恶的乌鸦精，它们法力高强，可怕凶残，占领 

控制了我们这个小镇，还把我们镇上亡灵全部捉到镇中一座巨大的灵塔内 

。这群乌鸦精是从地狱深层空间来的，只要再过三天，地狱门一开，它们 

就会把我们镇上所鬼魂拖入到它们控制的最底层地狱中，永远永远做它们 

的奴隶，永世不得超生，我们将会很惨很惨的。” 

“它们还捉了我妹妹，逼我妹妹在阴间卖淫。”另一个雪白女石像道 

“做鬼也不放过，太残忍了。” 

“可是，可是，你们怎么没被捉到塔内，反而变成这般模样？”李伯 

反问。 

“因为我们三个无主孤魂反抗，它们就把我们三个鬼魂变成石魂，石 

魂就是在灵界中把我们变成石头像，使我们一动不动，快救我们。”三个 

被乌鸦精变成石像的鬼魂说。 

“可是，我怎么帮你们，我又不是什么大法师，又不会降妖伏魔？” 

“不，你可以帮我们的，只要你去那些冥品铺买大批纸扎枪支武器和几张 

破石符，烧给我们就行了这些乌鸦精虽然厉害，但一定敌不过现代化的阴 

间武器。”三个雪石像停了一会，继续说下去。 

“而且，这些乌鸦精每天在黄昏左右才来这里，在阳间正午之时，它 

们都躲到黑暗的地下，这时，你便可趁机烧那些纸符、纸枪、纸兵器给我 

们。” 

“然后，等它们晚上来时，我们便可打它个措手不及。”这三个石化 

的鬼魂接着道“记住，明天中午，在坟场西边空地上烧，我们这些鬼魂， 

能否脱离苦海，可全靠你了。” 

“我们可不想一辈子做石头。”一个石魂说。 

“好，我试一试看吧！”李伯叹了口气，转回身一看，发觉四周在茫 

茫冰雪中坟场变得模糊起来，竟慢慢变成了一片冰雪大地，在白茫雪地不 

远处，果然有一座由若干楼宇、房屋组成的小镇，小镇正中，屹立着一座 

白色的巨塔。 

“坟场里的鬼魂都关在塔里，只有三天时间了，李伯。”那三个石头 

鬼魂在提醒李伯。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伯刚一讲完，突然头顶上传来一阵“格 

格格”阴森森可怖笑声，听得李伯头冰身冷，几乎昏倒。 

李伯不由抬头向上一看，太可怕了，他看见一头足有十余米高的巨大 

黑乌鸦，从漆黑夜空中直扑下来，它那张令人恶心的长长鸟嘴一张张开， 

一条布满无数狰狞狂叫骷髅头的白骨舌头，直向李伯卷下来，舌上连结着 

串串骷髅头狂叫着向李伯全身各处咬来…… 

李伯尖叫一声，一下子从可怕的恶梦中惊醒过来，全身衣裤都被冷汗 

湿透，仿佛刚沐浴过一场大雨似的，心脏也“砰、砰”地跳个不停。 

还未等惊恐的李伯定下神来，突然，一阵“格格格”地可怕声音又在 

李伯耳边响起，天啊，那声音就和恶梦中巨鸦笑声一样。 

这当场吓得李伯魂飞魄散，不由自主向发出声音方向一看，太可怕了 

，声音是从左面的窗口发出的，只见窗外，一只全身湿透的黑乌鸦正屹立 

在向外突出窗边平台上，恶狠狠地盯着李伯。 

它发出一声怪叫后，然后，“呼”地一声飞走，消失于大雨的黑夜中 

，同时，“澎”一声李伯床旁桌上一个荼杯竟莫名其妙地自动炸开，碎片 

四飞，李伯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别多管闲事，臭老头。”就好象心灵 

感应一样。 

李伯尖叫一声，吓得用被子蒙住全身，不敢起身，刚才发生的一切太 

可怕，太不可思议了。他心脏狂跳得象要顶破全身一样，阵阵发抖。 

一片迷乱，一片迷乱…… 

不知什么时候，李伯觉得半昏半迷，意识一片模糊，头重又沉，他在 

半梦半醒中以为自己不能起床了。 

“李伯，快开门，快开门。”“笃、笃、笃”一阵阵叫声和敲门声连 

续不停，终于吵醒了李伯，李伯奋力挣扎了几下，从半梦半醒中挣扎出来 

，天啊，这声音不正是他的老板，这个坟场的主人冯老伯的声音。 

天！同时他发现窗外已阳光普照，已是白天，墙上的钟，已走到十点 

三十分。 

“不好。”李伯拍了自己一下头部，连忙起床冲过去开门，门一开， 

一个怒气冲冲的高瘦老人冲了进来，这穿着绿色西装的老人正是老板冯伯 

。 

“你有没有搞错，现在都十点半了，你还在睡觉，你平时可不是这样 

，你应该知道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山的，”冯伯大骂李伯。 

“对不起，对不起、、”李伯只能苦笑回答。 

“对不起？”冯伯指着门外坟场，声大夹恶地说“你去坟场大门看一 

看，那门口全是一堆堆鸟屎，又臭又脏，这几天还会有很多人来拜山，让 

他们见到，我们会被投诉的，你快给我去收拾！” 

“是、是……”李伯边说边拿起的扫帚等工具，急急向坟场大门外奔 

去，天！大铁门的空地上，布满了一堆堆又臭又黑的鸟屎，他不由想到， 

会不会是昨天那群乌鸦留下的。 

一想到这里，他不由全身一阵毛骨悚然，他不由想起昨晚那些见不到 

敲门人的门声及那场可怕的恶梦。还有梦醒后可怕的经历！ 

他连忙本能地向西边尽头处那棵大树望去，奇怪，那些昨天黄昏时布 

满在树上的那群乌鸦已无影无踪，一只也看不见。 

天，莫非梦里的石像鬼魂说的可是真的，那些乌鸦只有地黄昏时才出 

现，正午时躲到地下去了。 

一时间，李伯不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知该不该去冥品铺买些纸兵器 

烧给坟场里的鬼魂，必竟只是一场梦，另外，他对那群乌鸦也有一种莫名 

的害怕。但未容他细想，冯伯已冲过来，亲自督着李伯干起活来。 

由于下午来了很多人拜山，忙得李伯十分辛苦，直到了五点左右，拜 

山的人才陆续散去，忙了大半天李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自己的房子休息。 

他回房时没注意到，在他身后西边尽头那棵古老大树上，一群灰黑色的乌 

鸦又密密麻麻地在树上出现了。天空上也不知为何布满了低沉沉、黑压压 

的乌云，一片阴森暗冷。 

它们无声无息地屹立着，冷漠地盯着坟场上一座座冰冷的坟墓。 

当李伯来到房门前，发觉门半开半掩，显得怪异，李伯记得好象午饭 

时已关了门的。 

未等他想下去，他已一推推开房门，立时“扑”一声，一个又软又重 

的物体一下子从门上落下，打在李伯头上，吓得李伯尖叫一声，连人带物 

，一齐跌到地上。 

李伯忍痛定神向这打中他头的又软又重的物体一看，天啊，是他养的 

那头大白猫，不过，现在活猫已变成了血淋淋的死猫，头上有一个大血洞 

，眼珠突出爆开，简直恐怖骇人之极！ 

“哈哈哈”屋内响起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一个又肥又矮，样子丑陋 

，双耳挂满铜环的年青人在大笑着双手拿着一把猎枪出现了，李伯一听其 

声便已知是他的儿子李大山，他立时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儿子把猫打死 

后挂在门上，等他一开门，死猫便掉下来，这小子最喜欢干这种缺德的恶 

作剧。 

太过份了，连自己爸爸都吓！ 

“你、、你、、”“你什么！哈哈哈，老不死！是不是给吓坏了，有 

没有尿尿啊！哈哈！” 

李大山狞笑。 

“你、、你这个反骨仔，幸亏我没有心脏病，不然、、已被你、、吓 

、吓、、”“吓死了，是不是，老东西！你说话怎么总是这么没趣，不是 

死就是生，”李大山笑着接上说。 

提起这个儿子，李伯就头痛，这小子从小就胡作非为，十来岁就在马 

路边放火，偷档口水果，还进学校女厕所非礼女同学。还经常在家附近扮 

鬼吓昏了几个老太婆，还把邻里一带人养的小动物用自制的火药枪杀死， 

十三岁入黑社会，到处若事生非，弄得李伯不知赔了多少钱……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混混、滑头仔，这也是李伯从来不和自己儿 

子住在一齐原因，反正妻子多年前已逝世，自己又给了一笔钱这小子，他 

不要旧居，来这坟场当看守员。 

今天这无赖又把他的猫当了枪靶。 

“好不好玩！老家伙！我是不是枪法如神，香港第一神枪手。”李大 

山指着死猫叫。 

“滚！”回答他的是李伯前所未有的怒吼声“快滚，我永远不想再见 

你，”一讲完，他已冲过去，把李大山连人带枪，推出门外，再狠狠地关 

上房门，关上门后，他狠狠中用脚跺了几下地，为自己有这样的儿子生气 

。 

“死老头，不识抬举，等我明天叫几个兄弟来砸你坟场”他边骂边转 

身想走，不觉意中，他看到百余米外西边尽头处，一棵大树上，密密麻麻 

地布满一些黑色的乌鸦。 

立时，一个恶毒的念头又在他脑海里升起，打几只乌鸦下来，然后把 

它们的头切下来。今晚用绳挂起来吊在李伯看守房窗前，哈哈哈，这老东 

西明早一起床，肯定会被吓环了。 

“你们不好运了。”李大山对那棵大树上的乌鸦说“放心，我只不过 

借你们几个头用用。”边说边已向西边大树走过去。 

当他怪笑着来到这大树十来米处时，他发现这群乌鸦见到人来却没有 

飞走，而是全部静悄无声地一齐盯着李大山，奇怪之极！李大山本能地感 

觉有点不对头，天黑了下来，晚上已来了，这里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氛。 

不过，好杀小动物的本性战胜了他的直觉，他阴笑着举起手中的猎枪，瞄 

准了树上的一只静立的乌鸦“不要怪我，是你自己不飞走的！” 

正自言间，“呼”一阵又阴又冷的怪风从树上吹了下来，冷得李大山 

不由自主倒退几步，这阵风似乎在警告他，笨小子，快走开。 

可惜这个李大山以为这是傍晚山风，还以为这风是在说，尽情杀吧！ 

多多无区！ 

“我可是好人，只是偶尔开开枪。”李大山一说完无聊话，立即举起 

猎枪，一扳开关。 

“砰”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一只乌鸦当场被击中，垂直从树上落下 

，“嘭”一声跌至地上。 

李大山“哈哈哈”笑了两声，回头又想再打多一只乌鸦，他举枪再一 

瞄准，天！他不由大吃一惊，树上的那群乌鸦一下子全部消失了，大树竟 

变得空空无一鸟。天，只不过一下子，还不到一秒，全部乌鸦就不见了， 

就算这群乌鸦四散而飞，也不可能这么快消失，连飞的声音也没有！ 

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走上去，定神向那被打落在地 

的乌鸦一看。 

不看犹自可，一看不由吓得他尖叫一声，转身就跑，这击落在地上那 

里是什么死乌鸦，而是一个血淋淋的骷髅头。 

同时，呼呼呼，几阵怪异的阴风刮来，一下子吹得四周地上树叶、沙 

石飞舞起来，刹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拦住了想要逃跑的李大山。 

“不、不，饶命！……”李大山被阵阵飞沙打得睁不开眼，同时，四 

周响起了一阵“格格格格”的阴森笑声，李大山手中的猎枪，突然“呼” 

一声，竟不可思议地变成一条巨大、黄绿色相间妖异大蛇，快如闪电一下 

子卷在了李大山的脖子上。还未等李反应过来，大蛇已狠狠地在李大山的 

头上咬了一口，然后“呼”一声，大蛇竟变回一只绿头黑乌鸦，哇哇叫着 

飞上空中，然后又一下子消失了。 

李大山发出一声被咬尖叫声，连连后退，双手不由自主掩着头部伤口 

，他觉得头部剧痛异常，一股恐怖热流如熔岩般从伤口涌入大脑，热、热 

、热，头痛得可怕之极！…… 

李大山惨叫着滚到地上，象发了疯一样在地上打滚狂叫，吓人之极！ 

在房内，李伯一听到外面响起枪声，马上从窗口向外一看，天啊！他儿子 

居然向树上那群来历神秘的乌鸦开枪。 

“笨蛋！”李伯吓得连忙冲向门外，谁知在开门中一个不小心，被死 

猫绊倒在是，他爬回起身，狂冲出去。 

当他冲到李大山面前时，天啊！只见他儿子疯狂在地上滚来滚去，双 

手掩着头部，有一个可怕的伤口，一阵阵妖异的白烟，正从伤口里泻出， 

情景十分恐怖骇人！ 

“你怎么了，大山。”李伯心痛地大叫“快来人啊，救命！” 

可惜此时坟场除了他们已空无一人。 

“啊”随着李大山那吓人的惨叫声，他的头竟象被吹气的气球一样， 

慢慢膨胀起来，并越胀越大，情景简直无比骇人，看得李伯全身汗毛倒竖 

，倒吸几口冷气。 

不够几秒，李大山的头已胀成了一个巨大的汽球，足足比原来的头胀 

大了三倍有多，眼睛、耳、鼻、口五孔疯狂流血，面目狰狞怪异非常。 

然后，“轰”一声，那胀大到不可思议的头终于无法承受而自动炸开 

，血肉、脑浆、颅骨四处横飞，就好象一个胀至爆炸的汽球一样。 

可怜的李大山当场被炸死，无头之躯，在爆炸过后，顺势向后跌倒在 

地，鲜血如喷泉般从颈部喷出，溅满了被吓呆了的李伯脸上、身上，李伯 

同时也看到，在旁边那棵古老大树上，又突然布满了乌鸦，它们恶狠狠地 

在树上盯着李伯，仿佛在警告李伯，看见了吧，这就是与我们作对的下场 

。 

虽然李大山是个坏儿子，但毕竟是李伯亲生儿子，见到儿子如此惨死 

，李伯无比愤怒，他几乎真想冲上去和它们拼命，不过，理智及时制止了 

他。 

儿子死得如此恐怖、不可思议，李伯几乎已断定是这群乌鸦精干的。 

“你们杀了我儿子，我如果不对付你们，我还是人吗？”李伯边想过已转 

身向坟场门外走去。 

当他来到坟场门外马路时，马路上却静悄悄，空无一车。 

过了一会儿，一辆摩托车驶了过来，李伯连忙挥手截车。 

那驾摩托的夹克新潮青年应声停车“有什么事，老头！” 

“我儿子在坟场里死了，请你送我去警察部报案。” 

那青年一听死人，立即“刷”地一声驾车丢下李伯，飞奔而去。 

没办法了，李伯只得独自一个飞奔狂跑，足足跑了七、八公里，才来 

到附近一个村屋区。 

在村屋东面有一档专卖纸扎冥品的士多店，档主是一个整天讲鬼神的 

老太婆。 

当李伯满头大汗地来到她面前时，她正准备收档，她看见李伯上气不 

接下气的样子，连忙问“李伯，满头是汗，是不是叫鸡被警察追。” 

“不，不，不要开玩笑了。”李伯足足喘了几分钟气，才定下神来“ 

我，我要你卖些冥品给我。” 

“要什么，银宝还是阴司纸钱？不过，先声明，少一分钱也不行！” 

“我要的是纸坦克、纸枪、纸炮，对，还要十来个纸人士兵。” 

“神经病，你以为我是开兵工厂老板。”老太婆边说边骂“我哪有制 

造这种东西的，我是卖冥品的，不是卖军火的。” 

“你可以做的嘛？我不会少给钱你的。”李伯衷求。 

正说际，这冥品铺里钻出一个十五、六岁的男青年，他大声问“你是 

不是看守前面山林那片坟场的李伯？” 

“是啊，你怎么知道。” 

“奶奶，帮他做吧。” 

“你傻了，三仔，我可从未做过纸兵器的。”老太婆反问这青年。 

三仔笑了笑“奶奶，真奇怪，我不怕告诉你们吧，我昨晚发了个怪梦 

，梦见爷爷托梦给我，要我帮一个叫李伯的坟场看管员做纸坦克、纸士兵 

和破石符，不过，我爷爷说，要收足二千港元，因为我爷爷在阴间输了很 

多钱，需要用阳间钱来还债。” 

“好，我全部给你。”虽然心痛，李伯还是掏出了裤袋里全部钱—— 

两千块钱。 

那老太婆立时眉开眼笑，马上接钱“好说、好说，三仔，还不快去做 

！” 

三仔应声进房，那老太婆也跟着进去“你等一会儿吧，李伯，我们会 

尽全力的。” 

于是，李伯便焦急地在这冥品铺档门前等待，他看了看手中的手表， 

已是夜晚八点半了，今晚黑夜显得越来越阴沉，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 

觉。 

这老太婆说的等一会儿足足让李伯等了三个多小时，直至将近半夜十 

二点，那老太婆才托着一个大麻包从房子里出来交给李伯。 

“一共做了四部纸坦克，三十把纸长枪，十个纸人士兵，还有一些镇 

邪符和破石符纸，可以打一场大仗了。”老太婆说。 

“谢谢。”李伯正要走，三仔从铺内跑出来，把一瓶酒精交给李伯“ 

也许，你会用得着它。” 

李伯接过放入胸衣内，然后扛上麻包，全力向坟场奔去。 

半个小时后，李伯气喘吁吁回到坟场时，只见坟场大铁门夜空上，聚 

满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色乌云，铁门门栏顶上，站满了一只只乌鸦，它们 

一字排开在门顶上，恶狠狠地盯着李伯。 

李伯强忍心中的害怕，托着麻包，穿过坟场大铁门，走入坟场内。 

“呼呼呼呼”几阵妖异而又猛烈的阴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吹得李伯全 

身毛骨悚然，几乎跌倒在地。李伯奋力深呼吸几口大气，挣扎着走到坟场 

西边尽头空地上，然后停下。 

他定下神来一看，天啊，不知何时，在他周围，一只只乌鸦正在四面 

八方的地上、坟上、树上，将他团团包围住，而且全部都恶狠狠地盯着他 

。 

阵阵阴冷的怪风带着沙尘，打在他身上，仿佛在警告他。 

李伯冷笑一声，把装满冥品的麻包扔到地上，然后掏出打火机，猛地 

一打开关，“烘”一声，打火机火焰已燃着麻包，麻包一下子烘烘燃料起 

来。 

“呱、呱”随着几声恶叫，几只乌鸦已凶神恶煞地飞扑过来，要袭击 

李伯。 

同时，“轰隆”一声，夜空中闪起一道耀眼闪电，把整个坟场照得如 

同白昼。 

那几只凶恶的乌鸦刚一飞扑到李伯身旁，立时好象触了电一样，怪叫 

着飞离开，好象受到了无形打击一样。不敢近李伯的身体。 

李伯冷笑一声，他当然明白这几只乌鸦为什么不敢接近他，攻击他， 

因为他胸颈正挂着那条开过光的四面佛金链，刚才是这链的法力显灵了。 

送这链给他的泰国僧人说过，这链会使一般恶鬼、小妖不敢近身。看来， 

名不虚传啊。 

同时，麻包袋的火焰已烘烘燃烧并扩大起来，李伯面无表情望着这夜 

景中烈火。 

突然，“轰隆”随着一响暴烈的雷声，一大片又急又密的暴雨，没头 

没脑地从黑夜中抽打下来，如蜘网般密集落下，一下子，大雨已把燃起的 

火焰迅速压下去。 

同时，分布在四周地上，坟上的乌鸦发出一阵“格格格格”的阴森笑 

声。 

这笑声听得李伯心底发寒，几乎昏倒，他已感觉到，这场大雨一定是 

这群乌鸦精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阻止他烧纸武器给那被乌鸦精欺压的坟 

场鬼魂。 

“轰隆”又是一响可怕的雷声，一道弧形的耀眼闪电，从黑夜乌云凌 

空劈下，化作一条美丽、恐怖的弧状曲线，一下子打在李伯身旁三、四米 

距离的空地上，立时爆起一团巨大电火花，电火花如无数烟花般向四周溅 

起后又落下，把周围映个一片通白。 

这当场吓得李伯不由尖叫一声，整个人跌落到地上。 

他知道，这闪电肯定是乌鸦精在恐吓他。 

幸亏他身上挂着条四面佛金像链，不然，刚才那道可怕的闪电肯定是 

打在他身上，他想不变成焦灰也不行。 

雨仍“劈劈啪啪”地下着，麻袋上的火焰已被几乎扑灭，冒起阵阵白 

烟。 

同时，围在李伯四周地上、树上的乌鸦纷纷飞过来，它们全都恶狠狠 

地盯着李伯，并慢慢在地上一步一步走过来，天啊，它们的眼睛全都在黑 

夜中闪烁着一团团妖异的红光，仿如无数盏小红灯笼，真是令人恐怖的情 

景。 

李伯望着这从四面八方地上逐步迫近，逐步缩小包围圈的乌鸦群，不 

由一阵心寒，怎么办？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等死。 

突然他的手无意中摸到了胸衣内的那瓶酒精，对，是那个三仔送给自 

己的，对，还有自己身上的四面佛链。 

好，现在派上用场了。 

李伯连忙拿起酒精，猛地用力一打开瓶盖，顺势把瓶里的酒精倒泻到 

已冒着白烟，几乎全部熄灭的麻包上，立时，“烘、烘、烘”已将近熄灭 

的麻包袋又再死灰复燃，重新燃烧起来，同时，李伯也把胸前挂着的四面 

佛链也抛入到重燃的麻包袋中，立时，“刷”一声，整个麻包闪起一团金 

光，并一下子燃成一团迅速变大的火堆，同时，夜空的大雨也莫名其妙地 

一下子变小起来，并迅速消失。 

四面佛金链果然有神力。 

李伯望着这烘烘燃烧的麻包袋，不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红红火焰映 

红了他的笑容，转回头向四周一看，奇怪，刚才在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乌 

鸦突然一下子全部不见了。四周除了空荡荡的坟碑、大树、草丛，其余的 

，什么都见不到了。这群乌鸦精好象一下子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伯心想“也许我烧的纸兵器已经到了阴间，乌鸦精正在和鬼魂打仗 

吧。”他一边想一边走向坟场大门口，他想去报警，因为儿子毕竟死在这 

里。 

突然，他身后那已烧成一团火堆的麻包袋最后竟“轰”地随着一声巨 

响，炸成一个巨大高高的火球，直冲向天，形成一个二十多米高的磨姑云 

形状火球气云，一刹间把整个坟场映成一片火红。 

这一下不可思议的巨大爆炸当场震得李伯整个人飞弹起来，连滚带飞 

，被爆炸力热浪震飞出坟场大门地上。 

李伯呻吟着强忍剧痛抬起头一看，只见四周夜空中，无数烧焦纸灰、 

火星如雨点般冉冉从半空中落下，同时，四周地上，坟上，竟不可思议的 

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冰雪，情景仿如回到了他上次的恶梦中。 

“当”一声，只见半空中，那条四面佛金链竟不可思议地在李伯头上 

方出现并飞落下来，李伯连忙用手接回，挂回胸前。 

然后，李伯想爬起身，天啊，他才发现自己站不起来，原来自己右腿 

在刚才震荡中受了伤，无力站起来。 

“哒哒哒”随着一阵摩托车声，远处马路上，一个交通警察正骑着摩 

托车飞驰而来，他驶到了李伯面前停下，显然，他被刚才爆炸声吸引过来 

。 

坐在地上无法起身的李伯连忙挥手大叫“警察！快来、、快来、、” 

“救你，是不是，老头。”那个警察下了车，一边说，一边走过来，这是 

一个面无表情的小胡子警察。 

“是啊，阿SIR，还有，我儿子在坟场里死了，我也受了伤，麻烦你送 

我去医院和到差馆报案。”李伯边喘气边说。 

“臭老头，刚才是不是你在放炸弹，搞恐怖活动。”小胡子警察冷笑 

着掏出腰间的手枪，并指着李伯，不知为何，这小胡子声音很尖很阴森。 

“不，不，阿SIR，你误会了。”李伯喘着气说，他无意中望了望这个警察 

在白色冰地上的影子，不看犹自可，一看可吓坏了，在路边的路灯昏暗灯 

光下，这警察的影子竟是一只巨大的乌鸦形状的影子，而不是人影。 

同时，那小胡子警察突然发出一阵“格格格”的阴森笑声，然后说“ 

臭老头，你看看我是谁。” 

李伯一听到这种尖尖象乌鸦叫一样的笑声，立时吓得魂飞魄散，这声 

音不正是和昨晚七月十五那恶梦醒后那在窗外恐吓他的乌鸦的笑声一样。 

“卡察”随着一阵可怕的声音，那小胡子警察苍白脸皮迅速裂出几十条裂 

缝，就好象破裂的陶瓷一样，十分骇人，一团团鲜血，从裂缝中流出。 

然后，“扑”一声沉闷巨响，小胡子警察脸皮自动炸裂开，露出里面 

一个巨大，布满血迹的绿色羽毛的乌鸦头，它那丑陋的头上双眼闪起两团 

猩红色血光，并恶狠狠地盯着李伯。 

他身后的那部摩托车，也刹间变成了一只足有一米半长的巨大蟑螂， 

它那棕红色令人恶心的翅膀、身躯发着一阵恶臭，头上那两条长长的触须 

摆动着，也恶狠狠地盯着李伯。 

只见这个绿色乌鸦头人身的可怕怪物发出一阵“格格格格”狰狞笑声 

，道“我就是乌鸦精首领绿头妖王，臭老头，我可不怕你胸上的那条佛链 

，受死吧，老头。”一讲完，举起那已变成象鹰爪一样布满磷甲的利爪， 

就要扑上来。 

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哒哒哒哒”响起一阵猛烈的枪声，那绿头 

妖王胸部突然炸起一排耀眼火花，“啊”那乌鸦精发出一声惨叫，胸部已 

被打出一个血淋淋的大洞口，血液如洪水般涌出，四处溅射，随着乌鸦精 

再发出最后一声惨叫，当场倒下，“烘”一声，当它倒地后立时升起一团 

白烟，白烟过后，李伯定神一看，这鸟头人身精怪已变成了一只倒在血泊 

中的绿头死乌鸦，已死回原形。 

李伯转回头，向发出枪声的地方一看，李伯不由整个人呆住了，开枪 

的是一个身穿绿色迷彩军服，头戴钢盔，手持一把M—16步枪的士兵，不知 

为何，这士兵的脸很苍白，五官看上去好象一个平面似的，好象是画上去 

的，面无表情，看上去全身散发出怪异的气息。 

对，李伯突然想了起来，这不正和他买回来的纸扎士兵一模一样，莫 

非，纸人烧了之后在另一个空间真的可以变成实物。 

同时，一部十分漂亮的坦克也驶过来，它和李伯买的纸坦克一模一样 

，李伯心想，肯定是那麻包里的纸人、纸坦克来救他了。 

它们刚才已烧过了，这一定是它们在阴间的形状。 

只见那坦克的大炮慢慢降下，瞄准李伯身后的空地，李伯转头一看， 

原来，坦克瞄准的是那只巨大的蟑螂，即那乌鸦精变成警察时骑的摩托车 

。 

那只巨蟑，见势不妙，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坦克的炮口已“ 

轰隆”一声，对着它开了一炮。 

一道红光，从坦克炮口闪出，一下子飞过李伯头上方，正正打在那逃 

跑的巨蟑身上，立即“轰”地一声巨响，那巨蟑当场被炮火击中，炸成一 

团火光，它在火光中被炸得粉身碎骨，残骸四飞。 

“好”李伯也不由大声叫好，他回过头，发现身后坟场已变成一片雪 

地，在雪地不远处，有一座小镇，一道道火红的弹光，正从镇里射向天空 

，一只只“哇哇哇”叫着的在天空中飞行的黑影，相继被击落，好象被高 

射机枪击落的飞机一样，冒着烟跌落到雪地上，这肯定是被纸兵器打下来 

的乌鸦精。 

这纸人士兵和纸坦克也转回头，向这雪地上正在战斗中的小镇驶去， 

它们显然是要增援在小镇内正和乌鸦精打仗的鬼魂。 

“看来，我烧的武器已全部安全抵达阴间，坟场上的鬼魂终于得救了 

。”李伯一边想，一边终因体力不支昏了过去。 

不知什么时候，李伯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他发现自己正睡在坟场大 

门口，温暖的阳光照在地上，告诉他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 

李伯爬回起身，他发现自己的腿伤竟然已好了，他不由想起昨晚那恶 

梦般的恐怖经历，他记不起自己昏迷之后的情形，不过，好象发过一个梦 

，梦见小镇上的鬼魂在庆祝打败了乌鸦精，具体细节，他记不清了。 

他走入到坟场里，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坟场里的坟墓、草丛，树木 

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他再走到西边尽头，发现在那古老大树旁 

，布满了一百多只倒在血泊中死乌鸦，它们呈圆形围着大树，另处，李伯 

也在大门门口也发现了一只死了的绿头乌鸦和几百只烧焦了的死蟑螂，看 

来，乌鸦精的确被彻底消灭了。 

不过，李伯也同时见到了自己儿子惨不忍睹的尸体。 

李伯于是报了案，警察来到了现场，李伯告诉了他们这可怕的经历， 

很可惜，李伯立即被当成精神病人送进入青山医院，他儿子的死被列为狂 

人杀人案来处理，但侦了三年也破不了。 

三年后李伯出了精神病院，中了三次六合彩，成了亿万富翁，但他很 

快离开了香港，去了东南亚隐居，没人知道他在那里。 

只是有人在传说，李伯中六合彩是因为发梦时有鬼魂托梦帮他，告诉 

他中奖号码，所以他才发了财，是真，是假，也没有人知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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